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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封面故事

大义的哥的本色人生
本报记者 石念军 刘遥

如果不是那个意外，或
许，有一天，身为的哥的他，
会拉这个河南游客逛逛临沂
城。

但6月1日，临沂人李学
国和河南人魏继峰的命运交
集在一起。

在儿子成长历程中最后
一个“六一”儿童节里，他的
妻儿亲眼目睹着他的身影，
与一个落水的陌生人一起，
在滔滔沂河水中消逝——— 面
对素昧平生的落水者，他纵
身一跃。

这一场景，震撼了沂河
两岸。

这些“军装照”，
记录下了一个生机勃勃
的年轻面孔，和他美好
的青春岁月。

他走过这个世界39 年。
他是儿子、丈夫、父亲。他踏踏实实过每一天。
今天，我们以这样一种方式回忆李学国。记住那些美好的瞬间，他的青春岁

月，他侍弄花草时的恬淡，他接到妻子短信时的微笑，他和战友的兄弟情谊，他追
求美好生活的努力和坚忍。

我们从这个普通人身上看到的力量，因为它的平凡，而不凡，而更有力量。
这就是我们纪念他的方式，是亲人对亲人的纪念，是生命对生命的纪念。
我们的生活里一定有他。

我们是那种很普通、很平凡的家庭
临沂市河东区九曲小学家属

院，是 39岁的李学国的家。但在身
后，他被送回老家——— 距离市区 30
公里的河东区汤河镇前东庄村。
这是一处简陋而又干净的院

落。大半个院子被花草掩映。一株
石榴树，正绽放着火红的花。
64岁的父亲，满头白发，面色寡

淡，坐在板凳上用力地抽着烟。而面
容苍老的母亲，更多的是沉默。
十几天前的深夜，在院子里号

啕大哭的二老，已经没有眼泪。

李学国妻子徐景花情愿相信
这不是现实，在屋里坐下，又起来。
12岁的孩子，在家人痛彻的哭

声中一度大哭不止。徐景花告诉儿
子，从现在起，什么事都与你无关，
你好好吃饭好好睡觉，不管谁来
了，你都不用出来。
在这场变故面前，一家人都在

努力学着适应。
只是，在这个印满李学国痕迹

的地方，思念，注定无法终止。
李学国喜欢养花，每回到这个

院子，总要侍弄那些花儿。同事朋
友喜欢花，他会慷慨地送上一盆。
但现在，这些花草边上，再也

不会有李学国的影子。
他的笑容，凝滞在堂屋摆放的

一张黑白照片上。凝望他的那些目
光，充满了忧伤。

盛开的花儿边上，是一堆酒
瓶。依照当地的风俗，亲友故去后，
前来悼念的人，都要饮下一杯杯烈
酒。仿佛只有烈酒穿肠，将神经麻
醉，才可以在酒醒之后，忘却酸楚。

可忘不掉的，却怎么也忘不
掉。徐景花不时会羞赧地说起丈夫
的好，比划着两人并排站在一起，
自己只能到他的肩膀。

当地有关部门刚刚认定李
学国的行为是见义勇为，中共河
东区委追认他为共产党员。
但这也并不能减少徐景花的

感伤，“我们是那种很普通、很平
凡、很不起眼，轻易不会引起别人
注意的那种家庭、那种人。现在，我
们也不想……”

能让这么多乘客满意，不是简单的事
一辆出租车，曾经维系着一家

人努力生活，蒸蒸日上的希望。
出租车司机赚的是一份辛苦

钱。徐景花常常劝丈夫，早晨不要
走得太早，晚上也不要回得太晚，
“与其早出晚归多赚二三十的，不
如一家三口一起吃顿饭更重要。”
每天早晨 6点，徐景花准时起

床做早餐，一家三口一起吃。
7点之前，丈夫准时出门。“因

为家住学校，过了7点，学生就要入
校了，校门口出出进进都是小学
生，再开车外出会不方便，干扰学
生上学。”徐景花解释。

每天出车，不管刮风下雨，中
午，李学国随便在外凑合着吃。晚
上，只要没有出车到外地，便一定
会回家吃饭，“他是一个家庭观念
很重的人。”徐景花说。

每逢周末，徐景花做了好吃
的，就会发短信给丈夫，“中午做好
吃的了”，李学国一准儿会出现在
餐桌前，享受老婆做的美食。
“不说大话，不来虚的，是那种

很实在、很真诚的话。”在李学国的
战友代声华眼里，李学国表里如
一，对自己的要求向来很高。21年
前，还在青葱岁月的他们，曾坐同

一列火车参军入伍，奔赴军营。
曾在驾校与李学国共事4年的

郭立帅，对李学国印象最深的，则
是他的热心与仗义。
“每次我的车上年龄大的学员

比较集中，他都会主动帮我带”，郭
立帅说，“他从来都是那种先帮你
做了，再跟你说的人。”
“如果我一个人说他好，他不

见得好，但大家都说他好，这说明
学国这个人的确可以。”代声华前
往悼念战友时发现，从各地前来悼
念学国的战友足足有一百五六十
人。“他在本溪当兵三年、抚顺一

年，两地来了很多战友。”
抚顺是“雷锋班”的部队驻地。

短暂的部队生涯，李学国两次荣获
年度优秀士兵称号。他当年的副连
长张军说，李学国那时是班长，工
作好、技术好，对自己要求很严。
李学国所在出租公司经理耿

兆贵说，虽然李学国只干了半年
多，但到目前为止，公司从来没有
接到过任何一个投诉他的电话。
“以一天拉 30名乘客算，一个

月就是近千名各式各样的乘客”，
他的车友告诉记者，“能够让这么
多乘客都满意，不是件简单的事。”

踏踏实实地过着每一天
这样一个众人眼里的好人，工

作和事业却一直不顺。
1995年，从部队复员的李学

国，被安置到当地物资局下属企业
上班，担任司机。
1998年左右，李学国下岗失

业。东拼西凑，家人帮着筹了 7万
块钱，买了辆出租车，李学国成为
了一名的哥。
“当时干的还算稳当，赚了一

些钱。”徐景花说。但有一次，李学
国把车租给别人开，结果出了车
祸，赔了一些钱。处理完事情后，李
学国就把车卖了。
“后来他再买出租车时，手续

转让费就很贵了，大概二三十万。
但那一次，他只卖了七八万块钱。”
这期间，代声华和他多有交流。李
学国在家休息了一段时间，再次考
虑做点什么。代告诉他，正直驾校
在招聘教练，要不你去试试吧。
李学国在抚顺服役期间学习

驾驶，驾驶技术向来过硬。
他在驾校一干就是四年。“当

时加一个夜班 50块钱，他就经常
加夜班，就想着怎么尽快改善一下
我们的生活。”徐景花说。
“我老跟他说，不需要你赚很

多钱，只要一家三口每天能够坐在
一块吃饭就好了。”徐景花说，自己
在小学任职，日子过得并不紧巴。
但作为男人和丈夫的李学国，对自
己的工作和事业始终不甘心。
从驾校离职后，李学国用攒下

的钱买了一辆 18米长左右的大货
车跑运输。2009年，大车又一次发
生车祸。
“这一次，赔了很多钱。”知情

人说，大概赔了三四十万。
“也不知怎么回事，学国在部

队学的车，但总在车上出事。”
2010年 11月，李学国又一次

购买了出租车，干起老本行。
李学国重回归的哥身份，每天

早出晚归。
当他驾驶出租车，穿流在这个

城市的角角落落时，在他身边，奔
驰、宝马等豪车不时驶过。
作为全国的物流商业典范，临

沂这座城市几乎每天都在上演着
创富故事。有人戏称，在山东 17市
中，临沂市的宝马汽车保有量早已
跃居第一。
这一说法，虽然没有准确数据

支持，但也成了临沂富甲一方的写
照。
临沂市 2010年生产总值 2400

亿元，人均GDP排名在省内 17市
中尚属下游。截至 2010年底，临沂
市工商注册私营企业 2.9万家，个
体工商户 22 .3万户，个体私营经
济注册资金 759.2亿元。当年，该
地民营经济税收占到国、地税收入
的 81.7%。
的哥李学国踏踏实实地过着

每一天。像他这样的出租车司机，

起早贪黑地拉活，月收入能有五六
千，这在当地工薪阶层已经是个不
错的收入了。
他很满足了。
“好好工作，争取尽快换一套

宽敞的房子，也好以后留给儿子。”
这样的话，李学国不止一次跟

妻子说过。
他们已经在徐景花任教的九

曲小学家属院住了 13年。这是一
套 70m2 的两居室。现在，儿子大
了，李学国很想换套大房子给老婆
孩子住。但 2009年的那场车祸，让
家里元气大伤，大哥帮他垫付了十
几万赔偿，但他之前的积蓄已掏
空。
现在，临沂市区的商品房，均

价已飙升至 5000元左右。就在他
们生活的沂河两岸，很多楼房单价
已达七八千元，但这并不影响李学
国的计划。他是个男人，有责任让
妻儿生活得更好。

妻子的视线里，突然没有了那顶熟悉的草帽
事后想起来，徐景花才发现，

出事那一天的丈夫，与往常都不一
样。
“早晨出门跟往常一样，他 7

点出车，半小时后我带孩子去学
校，过‘六一’儿童节。”
徐景花是九曲小学的六年级

班主任，儿子就在她班上就读。
按照惯例，小学生毕业后就不

再过“六一”儿童节了。徐景花盘算
着，要好好陪孩子，过好他生命中
的这最后一个儿童节。
她没有与丈夫商量怎么给儿

子过节，因为丈夫白天都要在外跑
车，到了晚上，才会回来。
“下午的时候，他突然回来了，

说要陪孩子好好玩玩，一家人一块
过这最后一个‘六一’儿童节。”
夫妻两人中午很难碰面，聊了

一会儿，其间，李学国又给妻子盘
算起换个大点房子的事。

下午 4 点多，一家人决定出
门，“先到沂河边逛逛玩玩，然后一
块吃饭”。
风景迤逦的沂河小埠东橡胶

坝，距离李学国家不远，10分钟，他
们就到了。
此时，河南籍游客毕育锋和魏

继峰等6名同乡，已经先他们来到
这里。
李学国陪老婆孩子在岸上玩

了一会儿，看到河边有人捕鱼，他

到车上取出了放在后备箱里的小
鱼兜，换了一件衣服，戴上了玩耍
时才戴的草帽，从岸上走到了河
边。
那是徐景花无比熟悉的草帽。

李学国越走越远，她就一直盯着那
顶草帽。
在爱人的视线中越走越远的

李学国，来到坝下的导流墙东侧。
这时，毕育锋和魏继峰已经在

这里捞鱼玩。
可能是脚下青苔太滑，魏继峰

一个踉跄，倒在水里，接着就被水
冲到深水区。
毕育锋看见魏继峰两手不停

地乱抓，知道情况不妙，立马大声

求救。
李学国放下小鱼兜，掏出手机

和出租车钥匙，随即纵身下水……
妻子的视线里，从那一刻，突

然没有了那顶无比熟悉的草帽。
一开始，她还以为是视线被遮

住了。突然，有人溺水的消息在岸
上传开……
直觉让她有着一丝眩晕，但她

知道，不可能是丈夫，“他水性好。”
她后来才知道，许是因为落水

者魏继峰太重了，试图救人的丈夫
和落水者转眼已不见踪迹。
普通的哥李学国的生命就此

画上了句号，在儿子成长历程中的
最后一个儿童节里。


